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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心：人权何以被误读为“生存权”

汉心

      人的评价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常常被诠释为动物层级的生存权，所以，有关人权与政治关

联的表述都被设定在生存和安全这种最基本的“活命权”选项之内，而其它更具人味的生活价值

如：尊严感与发展权，内在的心灵慰藉、以及创造性实现和自由等真正意义上的普适人权，则

因社会整体认识上的迷误和权力话语的有意误导，而被一般人当作不切实用、以其不具“衣食

效应”而很少引起关注。由是观之，能够免于恐惧以确保人命不受戕害 “顺其自然”地活下来，

不仅是社会公权决策中最具感召力的治道方略，也是民间对弄权政团最感恩戴德的行政祈求，

由此而派生的各种政治动议和国家目标设置，也就仅仅局限于如何应对物质馈乏和身体伤害

等，与人的性命攸关的底层面问题，而对社会正义和公民之间相互尊重、不羞辱等制度设置与

文化展示，则基本不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视野和政治预期之内。

　　本来，缘于人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均势、不守衡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人们会

因不同的境遇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角色定位和观念形态，从而对有关人的社会权利作出有差别

的定义和表述，但无论如何，人的觉醒便意味着人对其社会属性中人与人的相关性有了共识，

这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还不仅止于每一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应当被当作生命看待，还应该让其有

被群体平等地接纳和尊重的归属感，只有这样，个人置身于群体之中才有被承认被看顾的荣誉

和体面，进而产生积极捍卫公共价值的信念和与此相关联的责任担当行为，所以，“我们”所涵

盖的边界无论大小，即如国家、民族、抑或基于相同信仰和利益诉求而结成的各种社会组织和

政团，都必须立足于不以与个人行为无关的原因（如出生、种族、政治立场和文化信仰等）而

对人加以排斥和压制，正如马丁•路德•金所希望的那样：“不是以他们的肤色和某种先在的条

件，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在国度里的生活”。

　　众所周知，只要是人，即便在极端处境中也会呈现出其知性上有别于一般动物的人性特

质，如肉体痛苦之外的心理焦虑、屈辱感和不公正等唯一归属于人的社会品性，因此，只要是

建基于以人为目的的社会，就不能失去对人性价值的把持，就应该有对生命本身所蕴涵的尊严

和神彩抱有十足的敬畏和尊重，而不是将其视作可有可无，或贬斥为刁民暴民、草根般自生自

灭而不具抗辩力的人，仅有物性使用功能的次等的人，从而将本属同类、与自己一样鲜活灵

动、喜怒哀乐全无差别的人，按政治身份、文化类属或族群边界等，强行编制划分为尊卑荣辱

互不关涉、乃至充满羞辱和敌意的所谓工人、农民、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人，然后为其个人或集

团的利益和目的，可以任意在血肉同胞之间搞内斗设困局，动辄蛊惑人们为实现某种虚设的价

值或目标做工具当祭品，或者利用人性恶将社会关系颠覆重构，从而在制度和文化上纵容一部

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肉体暴力和精神虐待，以实现专制权力私分公共资源的政治图谋。

　　所以，有关人的权利的诠释就不应当仅止于“生存权”这种牧民养民，择其效用而定其权利

边界和意义内涵的反人道诬蔑性谬说，经验了文明教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动物盲目性的人

类，尽管潜意识中也曾有返祖归宗的冲动和欲念，但没有谁在理性上试图重返蒙昧主义，或者

迷恋弱肉强食、生息不保的丛林法则，更没有人会甘愿屈从于外在的压迫而将人性灭失并接受

强势者的支配性管束。希望获得肯定的评价和尊重，拒绝羞辱和期盼自由，反对社会人之间不

公正不平等的制度与文化歧视，这是人的社会属性与文明养成对现代公共交往和生活最基本的

人权表达。尽管由于物质贫困所引发的社会灾难常常让我们沮丧并数度绝望，我们也有理由相

信，发端于利益冲突的社会恶行总是长期困扰着人的生存境况，并因此就发生秩序和严重程度

而言都是桎锢人权展开和解放的决定力量。

　　正因为有赖于我们对人性价值的全息定位，再依此返观中国人的现实处境，专制对人们精



神与物质的双重剥夺又何止于人权的认知和表达，物质短缺和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不仅困扰着

人们日常生存，还由于不公正、污辱性的态度本身累积的文化和观念被极端势利的制度所利

用，使得长期性的体制侮辱和人性贬损日渐泛化并成为中国常规化的社会意识，置身于如此毫

无正派性可言的社群之中，人们总是本能地、理所当然地将人分为三教九流、士农工商等各自

相互隔离的不对称阶层，使得长期处于下位者因极端的物质贫困和资讯堵塞、以及体制性压倒

一切的话语专断对人权的诋毁和诬蔑，造成人们由于心理上的“随同效应”被同一事象的反复蛊

惑，从而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就是顺应天道本该如此的。

因此，只要是被行政考评或理论上划出界外，便自以为是下等人，是低能而不具竞争力的弱势

者，因而本能地将自己锁定在人为刀殂我为鱼肉，只求活命自证其“罪与罚”的无望境地，如此

体制性、文化性不把人当人的羞辱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使得芸芸众生自甘堕落、麻木不仁，

日久之后必然失去对人性尊严最基本的把持，如此，灰暗而无人性光辉的人们非但不把自己当

人,也不会把别人当人，最终把自己置于“局外人”处境并主动放弃社会参与权。

　　这种民众的整体性失语和“放权让利”虽则为滋生权力专制储足了适宜的水土，但“肉食者

谋之，又何间焉”的责任推诿和权利冷漠，除了纵容极权者的意志虚妄并将其品质败坏之外，

这种基于王道维权而建制的政治理念和民众集体退席的社会公权生态，不仅无助于社会长治久

安、稳定和谐，从而构设出具有更新功能的动态平衡机制，让本土资源发挥出应有的统筹效应

以促进社会朝向理性健康之路发展，反而因权利争夺内耗不断，进而泛化成中国社会主导性的

社会意识，致使社会整体性创生机能严重萎缩，使得虽有千年老迈，但几乎无多少变数的生产

与生存方式却一直轮回相传，由此造成的社会历史停滞和与其伴生的物质短缺，势必将中国人

的生存处境逼向不堪承受之重。有如此严酷的现实困迫，人们终其一生都必须面对几近绝望的

生存挣扎，又如何能“心有旁骛”对活命权之外的“人生可能性”有所玄思和追问呢？正因为如

此，中国人大都只把最具伤害性的社会恶行如：肉体暴力和衣食掠夺等，最直接最显性的现实

迫害看作应该或仅仅应该受到追究和指控的社会罪错。

　　由此逆向寻踪，对于耐性韧性十足而又不敢有生之大欲的中土“百姓”而言，列朝屈指可数

的所谓盛世治平 “样板”，其成因都不外乎要么权力“交接程序”中血光烈度较小而使加冕者心理

相对“平和”因而其专断品性中便可能少一些疑惧，从而有足够的胆量和胸怀放任民间自主自

为；要么是中央大权傍落导致社会分裂为各自为政、相互挚肘的派系实力，使得各路政客权棍

们因忙于抢班夺权而无暇顾忌和“关心”民间情事，或者为筹集人气和降低“血酬”成本而不得以

讨好民意，然后策略性耍弄“载舟覆舟”的“仁政”术窄取政治资源。所以，只有侥幸逢到如此“天
赐”机缘让官民分治各务其事，才有可能为民间自谋出路和其权利表达预留出些许空间。

　　面对专制无所不用其极的行政违法和悖德 “乱作为”对民生的常态化压迫，中国人除了移情

于巫术魔法、占卜打卦以避祸求福之外，更多则只能听天由命，苟活于反复无常、暴戾乖谬的

非人化历史轮回之中以确保身体无安全之虞，因此，很少有人会把体制性等级排斥、人格侮辱

和不被肯定等，危及情感和心理健康的负面经验作为应该检讨和追究的社会权利。正因为如

此，人们对政治管制的要求不仅无涉秉权者的心智高低和道德是否具有 “先进性”，更不会指望

唯利是图的家族或政团同盟能心系苍生，真正替公众的生存处境和根本利益着想！相反，人们

对摄政者的施政祈求则颇具黑色幽默：谁能由着百姓自给自足以颐养天年，不扰民不伤害、网

开一面放人民“休养生息”，容忍人民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则其天者全而性得矣”（柳宗

元语），便算是中国历久弥凶的专制苛政中极其难得的积善之举。

　　不仅如此，有限的资源供给在不断加剧业已紧张的社会关系的同时，还将人的社会属性层

层消蚀，从而使人们不得已将身体作目的，将物性当主义，一切基于求生本能而自觉或不自觉

地将同类当作侵犯者和挡道物。所以，当生存成为芸芸众生拼力才能维持的社会常态时，所

谓“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喻世名言所折射出的已不仅止于世道人心浇漓阴

冷，其实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人居环境不开化不妥协、依赖弱肉强食争夺生存权，反向回归到生

物本位的蒙昧主义现实，其内涵的认识价值如果撇开正史定义的所谓“草民理性”和“小农意



识”等诬蔑性诠释，其中透析出的乃是中国社会由于物质决定论庸俗化泛滥成灾对人心和人性

的另一种剥夺和羞辱。

　　依此路径而形成的社会批评和道义指控，其关注点也就只局限于针对社会中物质分配不公

和各种体制性排斥而造成的利益不均势等，长期困扰社会弱势者生存处境的问题发难，人们似

乎只相信物质贫困和肉体伤害才是构成社会罪性和痛苦的涉案主体，而对于同样严重甚至更具

伤害性的制度歧视、文化贬损以及不自由等，诉诸于人最本质、最内在的剥夺和羞辱，则因其

作用的软性和“不扎眼”而被当作可有可无、甚至根本就不被当作问题而纳入社会评价和制度构

设的关系项，再则、由于受制于生存资源供给的严重不足和长期性的权力盘剥，使得中国社会

业已存在的内耗性人际纷争在烈度上始终处于伦理不能承受的临界点，从而导致吃饭和保命这

种最基本的生存诉求，几成普罗大众终其一生都需要面对和抗争的头等要务，日久之后势必将

人们所思所虑锁定在人权即是生存权，这一专制意识形态自辱和辱人的伪命题之中不知人生取

向和目的所在。

　　二 0 0 五。九月于麻园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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